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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遇冷冷的的救救助助
巡回俩小时，仅一人上了车

文/片 本报记者 陈玮 王杰

在济南流浪四年
雪夜在ATM厅内睡

22日，在黑虎泉西路，52岁的宋有民
提着柴火、锅碗和被子，背着一大袋废
品，紧裹着棉衣棉裤，围了一条红围巾，
有些蹒跚的往前慢慢走着。济南市救助
站工作人员张华伟看到后，赶紧跑到他
面前：“下雪了气温太低，你睡在外面会
很冷，跟我回去救助站好不好？”

宋有民有些犹豫，低着头念叨着“我
不想回去”，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宋有民的老家在泰安市东平县，他
已经离开23年了。“大嫂对我不好。”宋有
民说，父母去世后，由于嫂子嫌弃，哥哥
把他送去了砖厂做工，惹怒了工头，他跑
了出来，去河南投奔朋友到煤球厂打工，
四年前到了济南。

一开始，宋有民也跟着别人做小工，
到了结账的时候，对方却不给他钱，他一
气之下就不干了，由于没有身份证，宋有
民很难找到工作，就靠捡垃圾为生，在他
看来，这要比给别人打工靠得住。晚上随
便找个地方就睡，第二天抱着被子和衣
服，再去另一个地方，他衣服很干净，埋
汰了就去铜元局前街的水沟里洗一下。
21日晚上大雪，宋有民找了一个ATM营
业厅，住了一晚。

“你们把我送回去也没用，我没有身
份证，回去也没人管我。”宋有民念叨着，
听别人说话，他会有些迟疑，有时不停地
说着“我来济南四年了”。

“我们把你送回去，然后联系当地部
门办低保，解决身份问题，跟家人好好协
调一下，让你能在家乡呆得住。”张华伟
说，“你跟我回去好不好？”

宋有民低着头想了想，拿起包裹，跟
着张华伟上了巡回救助车。到了车上，宋
有民边抱着包裹还边给司机指着路，“济
南我都转遍了。”

八成流浪者
被救助后跑了出来

但如宋有民般配合救助的，其实是
少数。

“12345热线反映千佛山医院对面有一
位流浪者。”查看线索后，巡回救助车开了
过去，在过街天桥处，看到了一位穿着军
大衣的老人，蜷缩坐在上桥口，身前放着
求助信，旁边的碗里已经有了几块钱。

“我们是来救助你的，跟我们回去好
不好？下雪太冷了，在外面也不安全。”张
华伟俯下身劝着他，那位老人只是低着
头，过了很久，才憋出句话，“我没有孩
子，家里也没有亲人。”然后又是沉默，旁

边桥下几个纸板搭起来的小屋，就是他
的住所。

张华伟没有强迫他回去，而是让工
作人员拿来了棉衣和食物，就上了车继
续寻找流浪者。

“这是常见的情况。“张华伟说，从11
月展开救助以来，每天都能碰到四五个
流浪人员，但是大多数都不接受救助。张
华伟说，有的已经习惯了流浪，即便送回
家，还得跑出来。

张华伟说，一般流浪人员送到救助
站以后，家里有亲人的就送回家，没有亲
人的，就在当地政府的配合下，送到养老
院。“有一次救助了一个没有亲人的老
人，送到了养老院，结果养老院不让他抽
烟，他一气之下又跑出来流浪。”张华伟
说，被救助后又跑出来流浪的，几乎占了
被救助者的八成左右。

“一个冬天，有的流浪者甚至进出救
助站能达到五六次。”张华伟说。

把流浪者送回家
曾被破口大骂

如何让流浪者不再被迫流浪，是救
助方面的难题。在张华伟看来，需要形成
合力。

张华伟告诉记者，有时把流浪者送
回家后，等到的不是亲人的喜极而泣，反
而是对救助人员的破口大骂。“被送回去
的大多是残疾或者没有劳动能力的，家
人觉得他们是负担，不想接收。”同时，有
些流浪人员送回去后，仍然无法改变贫
困的现状，又无奈走上了流浪的道路。

张华伟说，救助需要当地政府的配
合，比如把救助者送回去，当地政府帮助
解决低保等问题，协调好亲属关系，有疾
病的进行治疗，让他们能够真正地回家，

“这需要一系列的努力。”
张华伟还记得，今年9月在济南的张

庄路，救助站与110民警一起救助了一个
精神病患者，把她送到了精神病院治疗
了几天，她立马准确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和家乡，把她送回湖北老家后才知道，她
已经出走了20多年，当时几岁的儿子都
已经成了20多岁的大小伙子。“如果不管
她，这个家庭不知道多久才能团圆。”

22日早，济南第一场雪后，济南市救助站的巡回救助车便在大街小巷忙碌穿
梭，寻找那些受冻挨饿的流浪人，让他们回救助站避寒。上午历时两个多小时的巡
回救助，仅有一位流浪人员同意进站接受救助。

本报记者 张玉岩

短时间订单爆棚
外卖站点忙疯了

22日上午11点半，省府前街的站
点上只剩下站长吴敬涛做调度指挥，
还有骑手谭尧尧。站上一共有20个员
工，这时候站点上的骑手都已经出去
跑单了。偶尔有外出的骑手回来，就
是从站上换个电瓶。

下雪天的外卖订单明显多，用骑
手的话说是要“争分夺秒”，连在店里
等餐的时候，为了能节省点时间，骑
手们都会主动帮店主打包。

22日，截止到下午2点，省府前街
站点的接单量已经有302单，比平常
多出来150单左右。单量上来了，但是
雨雪天路上走得慢，速度跟不上，单
子越积越多，特别是在上午11点到12
点这一个小时里，很容易就出现压单
现象。

站长吴敬涛十分苦恼，一整天下
来订单量可能有六七百单，但是单量
十分集中，在短短的两个小时里，可
能一下就有400多单，站点上20多个
骑手根本忙不过来。吴敬涛正在想方
设法再多招些骑手，好分担一下送餐
压力。

饿了么平台工作人员介绍，从21
日降温开始，平台上总体的接单量就
比平时多了30%，22日的订单量预计
会基本持平，可能会略有增长。

护膝和冲锋衣都穿上
也挡不住大风

谭尧尧出门之前做好了全副武
装，腿上穿着牛仔裤，套着护膝，上面
穿了一件加绒加厚冲锋衣，头上戴着
头盔，脖子里围了一条厚厚的围脖，就
差戴一个口罩了。“即便这样，也架不
住风大。”特别是双手，虽然戴着不透
风材料做成的加绒手套，但是回来之
后，手还是被冻得通红。

临走之前，谭尧尧从抽屉里找出
一根耳机线戴到耳朵上。“出去送餐免
不了打电话，这样随时可以联系上商
家和顾客。”谭尧尧说。谭尧尧的坐骑
是辆小型摩托车，在车把手中间他安
装了一个手机支架，送餐时就把手机
放在上面，可以随时看到自己接单的
情况。

记者跟随谭尧尧送了一趟外卖，
22日中午，气温有-3℃。在快速行驶
的电动车上，冷风只能用刺骨两个字
来形容，吹得人眼睛睁不开，脸颊、鼻
子被吹得发麻，几乎没有什么知觉。虽

然穿着牛仔裤，还是架不住风大，没一
会儿整个人就被吹透了。

刚刚下完雪，路上并不是很好走，
从省府前街站点出来的小巷子里，有
些地方已经结了冰，走路的行人也都
小心翼翼。而谭尧尧的速度并不慢，一
转眼的工夫，谭尧尧就不见了踪影。

“窑头路上
已经摔了两三个骑手”

22日吴敬涛“特殊照顾”了谭尧
尧，只派给了他六个单，因为他21日晚
上送外卖时摔了车。谭尧尧的腿还是
疼，走起路来明显看出有些不方便，送
餐速度也就稍微有些慢了。谭尧尧第
一趟只送了六单，要在平常，他一上午
就能送到十七八单。

21日晚上快9点的时候，正是下雪
时，谭尧尧给一小区送外卖，在路上摔
了车，把脚崴了一下。谭尧尧指着自己
的小摩托车让记者看，摩托车排气筒
与车体相连的地方都摔断了。

“昨天还有位骑手在泉城路上摔
了车，今天请假没来上班。”吴敬涛说。
泉城路上大多是大理石地面，跟普通
的柏油马路还不一样，稍不留神就会
滑倒。昨天一个行人突然从路边冲出
来，骑手一个急刹车就摔了出去。

“雨雪天路太滑，只要稍一刹车，
车就摆尾。有些结冰的地方，路面上全
是冻得结结实实的车辙子，一不小心
就滑倒了。”谭尧尧说。

吴敬涛颇为庆幸，今年站点上的
骑手都比较注意，没有发生严重的摔
车情况。不过，其他站点的骑手就没那
么幸运了，窑头路上已经摔了两三个
骑手。而在雨雪天气，摔车对于他们来
说，都已经司空见惯。

火火爆爆的的外外卖卖
订单猛增一倍，骑手带伤上阵

22日，省城气温降至-4℃，尽管谭尧尧全副武装，还是架不住风大，手被冻
得通红。谭尧尧是订餐平台饿了么在济南省府前街站点的一个骑手，22日订单量
较平时翻了一番，但他只能干看着，中午仅送了六单，21日晚下雪送餐时摔了车
崴了脚，22日的他算是“带伤上阵”。

救助人员询问流浪者是否回救助站避寒。

流浪者接受救助，上车去救助站避寒。 谭师傅从后备箱里找出饭，边跑边打电话联系客户。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由于摔伤脚踝，谭师傅比平时少送了不

少餐，只能看着同事忙活。本报记者 左庆 摄

■初雪之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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